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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紀澳門葡語方言的漢語資料

*鮑登（C. R. Bawden），原任英國劍橋大學教授。1954年，鮑登首次利用《澳門記略》作為研究澳門土生葡語的歷史資料，發表了

這篇論文（A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ese source for the Portuguese Dialect of Macao, Kyoto University Press），該文修訂版收入日本

京都大學 Zinbum-kagaku-kenkyusy 之25週年卷。本刊英文版第29期（1996）曾全文轉載。

本文將對中 - 葡詞彙表〔指《澳門記略》下卷所附

的“西洋語”常用詞彙的“澳譯”對音分類表〕進行探

討。這種探討的吸引力與其說來自於科學研究的目的，

不如說是來自於對古籍搜集的興趣。不必期待對任意的

一組葡語詞與其在18世紀出現於廣東民間相應的漢語

詞彙的研究會產生多麼有價值的結果，但這個詞彙表可

能是澳門人講的印度-葡萄牙語的最早記錄。〔祇要有

可能，中國的條目、名字、地理位置都譯成拼音，但與

對音重組的直接關係、作者在原版中使用的羅馬詞彙表

的例子仍保持原樣，在這些例子中方括號中提供的拼音

僅供參考。〕例如，它比收入阿道爾夫．科爾侯（F.

Adolpho Coelho） 出版的《非洲、亞洲及美洲的羅馬或

新拉丁方言》（Os Dialectos Romanicos ou Neo Latinos

na Africa, Asia e America） 中的資料要早一百年。在這

些資料中，科爾侯再版於1865年澳門雜誌《大西洋國》

（Ta-Ssi-Yang-Kuo） 中的那封信似乎是最早的。（1）這個

詞彙表另一令人感興趣的是它在某種程度上準確地保留

了澳門方言的當代發音。

中國人對外國語言的興趣可以追溯到久遠的年

代。編纂在“四夷館” 和“會同館” 中的一系列詞彙已

經眾所周知，這裡就不詳述了。這些詞彙開始時全部與

亞洲語言有關。直到18世紀中葉才產生了一部既包括

官方手冊中常見的東方語言也包括英語、法語、德語、

意大利語、拉丁語和葡語的中外語言詞典《華夷譯語》

（Huayi Yiyu）。  弗奇斯博士（W. Fuchs） 曾經對《華

夷譯語》的版本進行過描述，他認為這本詞典可能是

1748年編纂的。（2）如果的確如此，它實際上與我們討

論的詞彙表是同年代的，詞彙表還可能先於該詞典一年

左右。這個詞彙表被收錄在《澳門記略》中，該書對澳

門進行了全面闡述，作者是中國人。這本書首次出版的

時間也許是1751年，也許稍後一些，1800年再版。19

世紀此書又多次再版。（3）它的部分內容，包括詞彙表

又與其它有關澳門的文章一起再版，收入一部地理文集

《小方壺輿地叢鈔》。（4）《澳門記略》的著者為兩位中

國官員：印光任和張汝霖。印光任在編後記中提到，他

於1743年被派往澳門附近的前山寨任同知，監督那裡

的兵員。當時這個職位剛剛設立，所以他是第一個擔當

此職務的人。儘管中葡交往已近二百年，看上去似乎官

方對澳門的葡萄牙人知之甚少。印光任寫道，由於他天

賦不高，事務一直進展不大，他尋訪當地的華人，盡其

所能收集書面資料，並對到手的資料進行記錄整理。

1746年，他的著作《澳門記略》初稿完成。他把手稿

交給他的繼任人張汝霖閱讀。張汝霖作了大量補充和刪

節，使該書告成。印把書稿交給徐鴻泉，但是後來徐鴻

泉生病去世，致使書稿下落不明。它被埋沒了五年，

1751年由張汝霖作序出版。一直到19世紀，中國才開

始重視與來自南部沿海的外國人的關係，在此之前，中

國更重視陸地來犯的夷人。與始終存在的來自蒙古人的

入侵危險相比，在澳門的葡萄牙入侵者祇是小麻煩。來

自蒙古人的危險並沒有隨着元朝的覆滅而消失，它還不

時地威脅着明朝廷，直到一個更為成功的陸地入侵者滿

族人的出現。因此，一般把葡人的出現當作地方問題，

由官卑職微的小官吏來處理也就不足為奇了。他們的政

策是把外國人限制在一個所劃區域內。因此我們發現，

早在1574年，一個被中國人稱為“關閘”、葡人稱為

“閘門”的界線在連接中國大陸和葡人居住地的蓮花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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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島之間建立起來了，還指派一位官員把守，觀察每日

進出的外國人。（5）開始時，關閘每個月開放六次，後

來每天開放，以便葡人能夠買到新鮮的生活物資。（6）

中國人實施較大規模的監督措施是逐步進行的，而且總

是有目標地進行，或是為規範當地人與外國人的關係。

1621年，在關閘西面約15里路地方的前山建起了一個

軍事哨所，由一位軍銜為參將的軍官統領。1664年，

守將的軍銜被提陞為副將。1730或1731年，中國下決

心要在澳門行使行政和司法權利，派遣一位縣丞（副縣

長）去被葡人稱為白屋或前山軍事哨所的前山（白屋之

名是因衙門的白牆所得），來規範那裡有關中國人和外

國人的事務。（7）1743或1744年，海防同知署在前山寨

成立，縣丞搬到關閘和城牆之外葡人一側的望廈村。（8）

印光任可能就是1743年被派到這裡任職的，在任職期

間他編纂了關於葡人的資訊，並收入《澳門記略》。

《澳門記略》共三篇，分兩卷，每卷開始部分有插

圖。第一篇〈形勢篇〉（地理位置）描述了澳門的地理

形勢，提供了若干有關海潮和風向的資訊。這部分結合

早些時候有關這一地區的描述，如〈 門記〉和〈虎門

記〉中的介紹。第二篇為〈官守篇〉，它追述了1574

年以來建立的各類監督葡人的官方哨所的歷史。第三篇

〈澳番篇〉詳細描述澳門的地形地貌、各類居民的衣食

住行和風俗習慣，還列舉了本地人和西人貿易的貨物清

單。這篇殿後是一個中文和葡文對應的詞彙表，包括

395個中文詞語以及譯成漢語的相應的葡語詞彙。我們

要討論的就是這部分。這個詞彙表分為五大類：天地

類、人物類、衣食類、器數類和通用類。中外詞彙表一

般規模有大有小，這種排列是它的標準形式。

一直到最近人們才注意到這個詞彙表的存在。勞

弗 （B. Laufer） 在他的〈漢語-伊朗語〉（9）（Sino-Iranica）

一文中指出，一些在《澳門記略》中提到的貿易貨物的

名稱是用葡語音標給出的，而不是漢語。他引用的兩個

詞之一“巴爾酥麻香”，是一種安息香，葡萄牙文為

bálsamo；另一是“把雜”，來自葡語的 bazar、bazoar

或 bezoar，漢語的意思是牛黃。《澳門記略》的全文

由高美士首次譯成葡文，1950年在澳門發表。（10）在

那次翻譯中，該詞彙表又被重製，按對音譯成粵語的發

音。高美士還重組了大多數葡語詞彙；但是他的重組有

的不準確，有時祇是漢語標題的釋義。他的詞彙表還有

些漏洞。因此，葡語詞彙重組列表雖不太完全，但我希

望能夠引起大家的興趣，尤其是我加上了說明，而高美

士沒有。詞彙表編纂者使用的方言發音，大體是粵語，

但不是全部。由於《澳門記略》的兩位作者沒有一個是

廣東人（印光任是江蘇寶山人、張汝霖是安徽黃山

人），這個事實意味着還有第三個匿名人士對該書的編

輯作過貢獻，他可能是廣東人。這也強調了這個詞彙表

是非官方的，它似乎是以一個非官方的日本語詞彙表為

模型。這個日語詞彙表為“基本詞語”（11），是明代出

版的，在我們這個詞彙表簡介中提到了它的名字，後來

被編入由兩個部門編纂的官方詞彙表，這些官方詞彙表

比那兩個私人出版的詞彙表要長得多。用來注音的漢字

通常都是很含糊的對應詞，使人很難判斷使用的是甚麼

方言注音。但是有幾個例子明確顯示這個詞彙表用了廣

州話注音。（12）如果我們假設廣州話對漢字“可微”的

發音 hoh mei，而不是標準漢語的 k'o wei [kewei]，那

麼葡萄牙語的 homem 一詞的注音發音就會準確得多。

同樣，“亞內的”是葡語 a noite 的注音（夜裡），用

廣東話 a noi ti 比用標準漢語 ya nei ti [ yaneide] 注音要

接近得多。“孖”這個漢字的使用最能清楚地說明問

題。在廣州話裡，這個字的發音是 ma，而在標準漢語

裡，它的發音是 tzu。這樣孖喇、孖度這兩個詞分別代

表的是 ma la 和 ma to（葡語的 mar 和 monte 的注音，

意思是海和山，在詞彙表中也出現在 subir monte〔上

山〕的注音中）。然而，另一個漢字的注音同樣清楚地

顯示詞彙表中的一些詞使用了標準漢語的注音。給葡語

vinho（葡萄酒）注音的“尾虐”一詞在標準漢語中的

發音為 wei nioh [weinue]，而不能用廣州話的發音 mei

yeuk。同樣，在葡語 bombarda 的注音“崩巴而大”

中，很明顯，使用的是漢字“而”在標準漢語中的發音

erh [er]，而不是廣州話中的發音 i。

音譯中的確存在着一些錯誤，使重組進一步複雜

化。在某些地方，詞彙表的編纂者誤聽了葡萄牙詞語的

發音。在所涉及的詞彙的含義能夠確定無疑的情況下，

如在數位和月份名的列表中，這類錯誤可以得到控制。

因此，在對葡語的 novembro （十一月）一詞的音

譯“糯占補爐” noh tsim po lo [nuozhanbulu] 中似乎少

了些甚麼。第二個字 tsim [zhan] 由於受接下來的

dezembro （十二月）一詞的影響，被錯誤地使用了。



83 文 化 雜 誌 2004

十
八
世
紀
澳
門
葡
語
方
言
的
漢
語
資
料

文

化

在正文中的例子裡，一個附表給這些名字做了正確的注

音（雖然有些不同），這個表使用了漢字[文] man [wen]

給 novembro 的第二個音節注音，用[生] shuang [sheng]

給 dezembro 的第二個音節注音。這可能是人們易犯的

簡單重複錯誤，因為漢字一旦以注音的方式寫下，對於

中國讀者來說就失去了意義。（13）還有一類漢字偶爾用

來代表一個不同於在一般標準漢語和廣東話中的音，但

在口語中又很容易與那個音混淆。 如[利] 字在普通話

中的發音是 li [li]，在廣東話中的發音為 lei，使用時，

它同時可以給包含 l和 r 字母的詞注音（這兩個字母的

注音在詞彙表中沒有區別），例如 [利盲] lei maang

ˍ[limang] 是給葡語的 limão（檸檬）注音，[的忌利] ti

kei lei [dejili]  是給葡語的 tigre （老虎）注音，有時它

ˍˍ̱還給 d 這個音注音。 如[利時]  lei chi [lishi]  就是葡語

ˍ̱ ˍ ˍ̱ ˍ中的 dez（十）的注音，也是 dezembro 中第一個音節

的注音。 類似的“l” 和“d”的混淆還出現在漢字[裡]

ˍ̱ ˍli [li]、 lei 上，在給葡語 algodão（棉花）的注音[亞里

古當] a lei koo tong [yaligudang] 和 dia（白天）的注音

[里亞]  lei a [liya] 裡，就出現了混淆[在詞彙表中還出

現在“meio dia”（中午）“ésse dia” [原文如此] （今天）

的詞語中。令人難以理解的是，使用漢字[爹] te [die] 給

ˍ̱ ˍ̱ ˍ葡萄牙語中的 dedo （手指）和 nervo （神經、肌肉）

的首音節注音（在詞彙表中這兩個詞都在“腱”這組名

ˍ̱ ˍ下。令人更加難以理解的是用[度] [du] 給 armário （衣

櫥，在詞彙表中排列在“櫃子”這組詞的名下）和

ˍ̱ ˍmagro（瘦）這兩個詞的尾音節注音。

在詞彙表中列出的三百九十五個詞和短語中，有

約三百七十個可以再轉譯成葡語。詞彙表中的一些詞和

語法的獨特性可以使人認定，這個詞彙表中的語言是當

時澳門的印度-葡萄牙方言，來源於日常談話，而不是

根據書面資料編纂的。在早期，印-葡語演變成佛蘭卡

語，成為歐亞人進行外交、貿易和傳教等方面進行交流

的語言。早在1545年，在洛普斯（14）（Lopes）引述的

方濟各．沙勿略（S. Francisco Xavier）從聖多美．德

．美里亞波爾（S. Tomé de Meliapor）寄往位於果阿

（Goa）的神聖信仰大學 （Colégio de Santa Fé）的一封

信中說：“如果有不會講葡語的外國人到我們耶穌會

來，他必須要學，因為這裡沒有翻譯能聽懂他們的

話。”這種印-葡語經歷了形成自己語法系統、吸收借

鑒大量來自東方語言詞彙、發音略有更改的過程。就是

這種改良過的葡語被帶進澳門。這個詞彙表中幾乎沒有

從中文借鑒來的詞彙，令人稱奇。這種印-葡語本身又

發展出不同的地方形式，澳門方言就是其中的一種。在

這個詞彙表被編纂的時候，這個方言在多大程度上區別

於其它方言，詞彙表自身提供的證據並不充份，我們不

能從此做出肯定的判斷。

詞彙表中的語言與宗主國葡語之間的區別表現在

以下幾點：

一、詞的選擇

詞彙表中列舉的物品名稱中很多是當地名稱，而不

是漢語標題中的宗主國葡語的對應詞。例如在“通事”

t' ungshih [tongshi] 的條目下，翻譯一詞給出的詞是

jurubaça [印 -葡語]而不是通常的葡語詞 intérprete。（15）

同樣，在一些條目中，葡語詞是一個當地產品名，而不

是通常與中國名稱有關的物品的名稱。這樣，在“糖”

t' ang [tang] 這個條目下，我們發現印 -葡語的對應詞

jagra, jaggery（列在詞彙表中），意思是某種在亞洲常

用的粗糙棕櫚紅糖。在“葡萄”p'ut'ao [putao] 的條目

下，我們發現澳門語中的 jambolão 一詞，意思是爪哇

蘋果，一種製酒的水菓。

二、發音

儘管翻譯得不準確，也缺乏連貫性，還是有可能

看出詞彙表中方言所具有的某些發音特點：

1）複合鼻母音 ão 與單鼻母音沒有區別。因此，

ˍ̱漢字“孟”maang [meng]  被用做既給葡語的 mão （手）

注音，又給 irmã （姐妹）注音。當然，必須考慮到用

太多不同漢語注音的難處，但值得一提的是雷特．德．

瓦斯康瑟羅斯（Leite de Vasconcellos）（16）所說的話：

ão 在澳門方言中變成了 ã。

2）輔音 ch 的發音是 tch，而不是現代葡語中的

sh。可以說，sh 的發音與宗主國葡語的聯繫是1671年

首次提到的，到了1739年，里斯本人仍然覺得它很

怪。（17）因此，早些時候的 tch 的音值在這個詞彙表得

到了證實，並在詞彙表和新加坡的葡語方言中保持了它

的本來面目。這個音的例子有“租華”tso wa [zuhua]，

ˍˍ是給葡語 chuva  （雨）——在詞彙表中還出現在

ˍ̱pequenino chuva（小雨） [sic] 和 chuva grande（大雨））

的注音，還有 [紮包] chaap paau [zhabao]，用來給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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ˍ̱牙語 chapéu（帽子）注音。

3）據雷特．德．瓦斯康瑟羅斯所說，流音‘lh’

在澳門方言中的讀音為‘ l’。到了這個詞彙表編纂

時，它看上去已經經歷了這個變化過程，因為我們發

現有些注音就是如此，如[威盧] wai lo [weilu]，它是

葡語 velho （老——在詞彙表中還存在於 gente velho

老人這個條目中）的注音，還有“阿盧”oh lo [alu] 也

是這樣，它是葡語 olho（眼睛） 的注音。另一方面，

ˍˍ流音 nh也保持了本來面目，如葡語 cunhada（嫂子）

的注音[冠也打] koon ya ta [guanyeda]。但是很難確定

給葡語 unha （釘子、  指甲——在詞彙表中列於指甲

的詞目下）的注音，並確定 koon a [guanya]  中是否

使用流音。

4）中間輔音 v 在被注為[租華] tso wa [zuhua] 的葡

語詞彙 chuva（雨）中已經消失。雷特．德．瓦斯康瑟

羅斯提到了這個特點。換句話說，v這個中間輔音在如

葡語 couve（圓白菜——在詞彙表中列在“粗糙的芥菜”

的詞目下。這個詞的注音為[哥皮] kok p'ei [gepi]。

5）雷特．德．瓦斯康瑟羅斯還指出，動詞不定式

末尾沒有了 r。這可以從幾個例子中得到證實：如用

[做喇] tsô la [zuola] 注音的葡語詞 chorar（哭泣）和用

[哩]  lei [li]  注音的 rir，當然，我們不能確定這裡是不

是要用動詞不定式。

6）有些音被簡化了。詞彙表中給葡語詞 pai（父

親）和 mãe（母親）的注音是 paai [bai] 和 maai [mai]。

科爾侯引述《十誡》的澳門語版本也寫成了 pai 和

mai。（18）在這個詞彙表中，這兩個詞似乎都被作為簡

單複合元音而不是複合鼻母音。

三、語法

在這部著作所列表中能夠推論其語法特點的證據

非常有限，但可以注意下列幾點：

1）在形容詞和陰性名詞之間缺乏一致性。（19）例

如，葡語詞彙 Casa Branco （白屋——詞彙表中列在前

山軍事哨所名錄下）中，Casa 為陰，Branco 為陽性，

在 mostarda branco（白芥菜 -詞彙表中列在白菜名錄

下）中，mostarda 是陰性，而 branco 為陽性。一般來

說，葡語應該用白色這個詞的陰性形式 branca ，所以

這些詞必須重新注音（這些詞的最後一個注音用的都是

[古] koo [gu]）。

2）缺乏定冠詞。這一點在葡語 abrir (a) porta （開

門）條目中很明顯， 在後邊的附表中也是這樣。在插

入語中提到了適當的冠詞。雷特．德．瓦斯康瑟羅斯提

到了澳門的葡語[澳門方言]中沒有定冠詞。

3）使用副詞 já 和被科爾侯稱做動詞基本形式的動

詞構成動詞過去式。例如， já olha（看）（正確的葡語

應為 olhou，意思是已經看到，如在詞彙表中）。（20）

《澳門記略》中的詞彙表提供了印-葡語18世紀中

葉在澳門存在的證據，這種語言如果不是已經與其它

葡萄牙東方方言明顯不同，至少也展示了作者描述的

19世紀下半葉澳門方言的某些特點（科爾侯和雷特．

德．瓦斯康瑟羅斯）。重建詞彙表的企圖遇到很多困

難。除了確實存在的錯誤以外，用一個相同漢字代表

ˍˍ差別很大的不同音〔例如孖 ma [ma]  是葡語 mar 和

ˍ̱tabaco（煙草）中的 ma和 ba 的注音，用 lo [lu] 同時

ˍˍ ˍˍ給 sogro（岳父，  公公）、 companheira（女僕）和

mulher（妻子，詞彙表解釋為婦女）的末音節注音。〕

意味着，如果知道指的是哪個詞就祇能為其原始詞重

組，也就是說，不能進行賦予邏輯性的系統重組。這

些詞中有很多是很含混的印 - 葡語，也不是所有詞都

列在達爾加多的詞典裡。但是這個詞彙表的細節足以

說明澳門方言所具有的特徵。

附錄表格序列說明（21）

  1-葡語音譯[漢字對音]；

  2-高美士（Luís Gonzaga Gomes）所譯的廣州話對音。

  3-相應的漢語拼音；

  4-重組的葡語；

  5-高美士重組的葡語詞彙（高美士重組的葡語5-祇包含與作者重組

的葡語4-中不同的條目）；

  6-鮑登（C. R. Bawden）所譯對應的英語；

  7-與鮑登重組的葡語4-/高美士重組的葡語5-/中對應的當代英語；

  8-中文條目[漢字]；

  9-對應的廣州話標音；

10-對應的標準漢語拼音。

  分別或皆與高美士和鮑登所給葡語詞彙的當代含義不一致的詞；

  《文化雜誌》英文版第29期中列在黃鴻釗（Huang Hongzhao）文

章中的詞彙（頁67-84）；

  出現在〈澳譯〉和〈日本寄語〉中列在《文化雜誌》英文版第29

期章文欽（Zhang Wenqin） 文章中的詞彙（頁85-110）；

  列在《文化雜誌》英文版第29期章文欽文章中的詞彙（頁85-

110），與〈澳譯〉和〈日本寄語〉中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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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類　Heaven and Earth  ／ CÉ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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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類　Men and things ／ HOMENS E COIS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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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食類　Clothing and food  ／ VESTUÁ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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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數類　Implements and numbers  ／ INSTRUMEN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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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類　Commonly used words  ／ PALAVRAS DE USO CO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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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阿道爾夫．科爾侯所著的《非洲、亞洲、及美洲的羅馬或新

拉丁方言》（F. Adolpho Coelho, Os Dialectos Romanicos ou

Neo Latinos na Africa, Asia e America），收入《里斯本地

理學會會刊》（Boletim da Sociedade de Geographia de

Lisboa），里斯本，系列2， 1880， 第一部分，頁167-

171。有兩本名為《大西洋國》的雜誌；第二本上個世紀末

在里斯本發表。《本地公眾關心的澳門文學和新聞週刊》

（Semanario Macaense d'interesses publicos locais, literário

e noticioso），澳門，第一年，1863年10月8日，星期四，

第一期，/第三年，1866年四月26日，星期四，第30期]；

《大西洋國》 （葡萄牙遠東檔案和編年史：由馬格斯‧皮雷

拉 （Marques Pereira） 編纂、做交叉索引和注釋，系列1，

卷 1- 2 ，還有系列2 ，卷3-4 ，里斯本，  Antiga Casa

Bertrand-José Bastos, Livreiro, 編著， 1899-1900-重印： 澳

門：教育暨青年司－澳門基金會，澳門， 1995年第3卷。）

(2)《北平天主教大學簡報》， 北平（8），1931年。這是個很

有趣的現象，這個時期有關歐洲方面語言學的工作大多數是

由天主教傳教士完成的。見：大衛‧羅普斯所著《16-17-18

世紀葡萄牙語在東方的傳播》（A Expansão da Língua

Portuguesa no Oriente durante os Séculos XVI, XVII e

XVIII），巴塞盧斯，1936－作者列舉了二十個1595-1785

年用葡語編輯的東方語言的詞彙表和語法。

(3) 查爾斯．拉爾夫．博克塞所著《遠東的貴族》，海牙，

1950，頁284——〈《澳門記略》的傳記記事〉。

(4)《國朝耆獻類徵》中的兩篇傳記。

(5)《澳門記略》，第一篇，頁 23 反面。[見張汝霖、印光任

著、高美士對《澳門記略》的翻譯。《澳門半月刊》，里斯

本）澳門，Martinho 印務公司，1979, 第一版：1950，1573

年大眾公認的日期。

(6) 張甄陶（1693-1780）〈澳門圖說〉，《小方壺齋輿地叢鈔》

第四卷。

(7) 印光任為《澳門記略》撰寫的編後記，第一部分，頁27-28

反面[見張汝霖、印光任著的《澳門記略》、高美士葡譯本

（澳門半月刊，里斯本）澳門， M a r t i n h o  印務公司，

1979，第一版：1950（給出的日期是1731年，並指出改變

的原因是澳門的葡人和華人的人數與日俱增，他們距離在前

山的地區當局太遠。）

(8)《澳門記略》第一部分，頁2和頁 28，見張汝霖、印光任

著、高美士譯本〔澳門，官印局，1950。〕這兩個地方給

出的日期都是1744年，但這是確定無疑的，在編後記頁28

中提到的縣在1743年已經建立。

(9)《地方自然歷史博物館》（F i e l d  M u s e u m  o f  N a t u r a l

History）， 芝加哥1919，頁434和頁521。

(10)《澳門記略》高美士翻譯本。我對這個詞彙表進行研究時，

查爾斯．拉爾夫．伯克斯教授使我對這項工作產生了興趣。

我想感謝伯克斯教授允許我使用他所有的高美士的書，這本

書比它的中文原版還要難找。

(11) 埃德金斯 -薩托（Edkins-Satow），《基本詞語》（Jih Pen

Ch'i Yü），收入《日本亞洲協會事物》（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卷10，1882年；Pelliot, 鮑羅，

《基本詞語》，收入“T'oung Pao”（38）1948，頁289，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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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把本詞彙表劃分為“獨立詞彙表”，也就是說，它是非官

方的，不是政府部門制定的。

(12) 王. S. L. (S. L. Wong) 所著的《根據廣州話發音的漢字字音

表》，1941年，上海。（A Chinese Sillabary Pronounced

According to the Dialect of Canton）。除了另行聲明以外，凡

本文引用的葡語詞彙注音使用的都是用廣州話發音的漢字。

(13) 葡語 camarão（蝦）一詞在原版中的對音是[監巴朗]，注音

是正確的。但是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的重印本中，用

[藍] laam [lan] 代替了[監]  kaam [jian]，這就面目全非了。

對保存在倫敦的東方及非洲研究協會的一份《澳門記略》手

抄本的仔細研究證明，這種批評是站得住腳的。研究發現了

詞彙表中漢字有不少不同的寫法，其中很大一部分在手稿中

是錯的，但在印刷版中卻是正確的。但是，即使這裡也有錯

誤發生，比如使用[汲] kap [ji] 而不是用[波] poh [bo] 給葡

語的詞條“poço” 注音。

(14) 大衛．羅普斯（David Lopes） 已絕版，援引頁28。

(15) 塞巴斯蒂奧．拉多爾夫．達爾加多（Sebast ião Rodolfo

Dalgado）《葡亞詞彙》（Glossário Luso-Asiático），兩卷，

科英布拉大學出版社，1919，我對印-葡詞彙的核對歸功

於這部大詞典。

(16) 喬奎特．雷特．德．瓦斯康薩羅斯（Joaquim Lei te  de

Vasconcellos） 所著的《葡萄牙方言的精髓》 （Esquisses

d'une Dialectologie Portugaise），巴黎-里斯本，1901，

頁179-181，特別為澳門方言所寫。

(17) 馬杜雷拉．費喬（M a d u r e i r a  F e i j ó）所著《正字法》

（Ortografia），1734 [1739再版]，來自對文章觀點的借

用。見：阿道爾夫．科爾侯所著的〈非洲、亞洲、及美洲的

羅馬或新拉丁方言〉，收入《里斯本地理學會報》，里斯

本，系列6，1886，第三部分，頁722，作者提到在新加

坡葡語方言中‘ ’ 和‘ch’具有相同的音值。另見：

Entwistle《西班牙語言》（The Spanish Language），倫敦，

法伯與法伯（Faber & Faber）， 1936，頁287；喬奎特．

雷特．德．瓦斯康薩羅斯，絕版，援引頁62。

(18) 阿道爾夫．科爾侯，1886，絕版，援引卷3頁727。

(19) 阿道爾夫．科爾侯，1880，絕版，援引-這裡作者給出了

很多這類例子。為了舉一個例子，他援引了一封冠有“你的

祖母”（vosso chacha） 簽名的信.

(20) 同上，頁168。

(21) 為了方便起見， 在以下列表中補充了代表中文條目的英語

詞彙。總的來說，沒有給出漢語對音，但是在不可能找出葡

語詞含義的地方，給出了廣州話的注音。

(22) 注意形容詞和陰性名詞之間缺乏一致性：詞彙表中有一定數

量的這種例子。高美士把這些例子都進行了改正，使它們變

得一致，達到了語法上的正確形式。

(23) 由於受在月份其它名稱中使用的影響，[爐] 'lo' [lu] 在這裡

的使用是錯誤的。

(24) 葡語詞彙 ano 的注音有：[晏奴] aan no [yannu] ，在下邊的

條目中的注音為[晏爐] aan lo [yanlu]。

(25) [羊]要被讀成[美] mei [mei]，或者讀成[咩] me [mie]。

(26) 把[土] t'o [tu] 讀成[士] sz [shi] 。

(27) 可能誤把[已] i[yi] 當成了[巴] pa [ba]。見高美士譯文，絕

版，援引，頁269， -高美士把[已] [yi] 印成了[以] [yi]，

還重組了葡語詞“soalho”（房間的地板）。

(28) 在這個和以下三個條目中，插入成分中的詞在原版中沒有找

到。葡語詞彙 abrir 和 fechar a porta 分別指的是中國官方打

開和關閉關閘。

(29)“Hupu”是僅有的幾個來源於漢語的印 -葡語詞彙之一。見

“cúli” [苦力] 和“faichi”[筷子] （雖然後者更有可能與日本

的[箸] faishi [zhu] 有關）。

(30) 見注釋2[原文如此]，見注釋(22)。

(31) 在這個時候[1954年]，青洲（Ilha Verde） 還是一個實實在

在的島嶼。〈澳門圖說〉中記載，島上有很多樹、一座亭子

和一個公園。它被夷人用做度假勝地。在《澳門記略》中有

一幅公園和亭子的圖畫。自從填海造地以後，青洲成為澳門

半島的一部分。

(32) 高美士譯文頁269，高美士寫的葡語詞彙為“cidade”（城市）。

(33) 在印度使用的詞‘reinol’指的是一個歐洲葡萄牙人，尤其

是最近剛到的。見：塞巴斯蒂奧． 拉多爾夫．達爾加多，

絕版，援引頁253反頁。

(34) 高美士譯文頁270，高美士給出的葡萄牙語詞彙“ancião”可

能是詮釋。

(35) 這個條目似乎是葡語‘pai avo’[原文如此]。見：同上。[高美

士]忽略了注音的第一個字，寫成“avô”，或許是正確的。

(36) 漢字[即是] [jishi] 被錯誤地包括在對音中。

(37) 根據〈澳門圖說〉，夷人的頭目被稱為 [兵頭] [bingtou]，

負責約束葡萄牙人（其夷目曰兵頭主約束夷）。

(38) 我不明白這個漢語條目（見高美士譯文頁271），（高美士）

寫成 cidadão。

(39) 同上。（高美士）把（巴）pa [ba] 印成了[肥] foi [fei]，這

使他對葡語詞彙“freire”進行了重組。

(40) 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所著《在華葡萄牙人居留地及

羅馬天主教佈道團簡史》（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Mission in China）。作者為瑞典瓦扎勳章爵士

（Knight of the Swedish Order of Waza ）。獲編者允許，描

述廣州城的增補章節被重新發表。波士頓，詹姆斯．蒙羅耶

公司出版，1836年，頁36，作者提到葡語“cabeça de rua”

為“中國警察低級官員”。桑拜奧（Manuel  de  Castro

Sampaio）所著的《澳門的中國人》（Os Chins de Macau），

香港，Noronha e Filhos 印刷公司，1867，作者說，在澳

門的中國人中，有四個警察小吏。

(41) 阿道爾夫．科爾侯，1886，絕版，援引頁721，作者把葡

語詞組“fallá christião”的含義在新加坡方言中解釋成為“講

葡萄牙語”。

(42) 見注釋2[原文如此]。見注釋(22)。

(43) 見注釋 2[原文如此]。  同上。另見高美士譯文，絕版、援

引，頁272。（高美士）把這個條目解釋成為“好人”。

(44) 阿道爾夫．科爾侯，1886，絕版，援引，頁721-[作者]給出

“cachorro”作為在新加坡方言中替代葡語的 'cão'（狗）。

(45) 塞巴斯蒂奧．拉多爾夫．達爾加多，絕版，援引，卷2， 頁

2 7 。（作者提到它是）腿可食用的大淡水蛙。克羅茲

（Queiróz）所著《征服錫蘭》（Conquista de Ceilão），科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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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1911，貢484。〔作者提到葡語詞〕：“ manduco ”,

apud 塞巴斯蒂奧．拉多爾夫．達爾加多，絕版，援引。克

羅茲著、弗朗西斯科．皮雷拉譯，《征服錫蘭》（Conquest

of Ceylon）。在弗朗西斯科．皮雷拉翻譯的克羅茲著作的英

文版裡（科倫坡，1930）頁596。（譯者援引了manduco）

作為印度大鼠的含義。

(46) 塞巴斯蒂奧．拉多爾夫．達爾加多，絕版， 援引，卷1，頁

275。[作者說]“ chipo, chipe ”是珍珠牡蠣。同上，卷頁

2308-（作者說）一般說來，“ siput, sipute ”是貝或甲殼

類動物；高美士把它寫在了這裡。

(47) 同上，卷1，頁480-[作者還提到]“ jamboa ”在澳門用做名

稱，指的是葡語的“ toanja ”，意思為“柚”。奎羅茲

（1911），絕版，援引，頁54-[作者也提到]“ jamboa ”。這

表示這個詞的地理分佈很廣。

(48) 'the clove' （丁香） [dingxiang] ，譯成葡語的正確拼寫應為

'cravo, cravo da Índia'。亨利．俞爾（Henry Yule）- 亞瑟

．伯涅爾 （Arthur Burnell）所著，《霍布森 -約布森，盎

格魯 -印度口語單詞和片語字彙表》（Hobson-Jobson, being

a  Glossary  o f  Ang lo - Ind ian  co l loqu ia l  words  and

phrases），倫敦1886-‘豆蔻香料’小標題（Sub 'mace'）：

“肉豆蔻和豆蔻香料是一種同樣植物的產物，這一事實使人

覺得丁香和肉桂也來自同一植物”。這個混亂現象似乎在這

裡得到反映；葡語‘canela’的意思是‘肉桂’。

(49) 這個注音譯成葡語的 'côsto' [原文如此]不準確；我找不出任何

其它詞。見高美士譯文頁274，[高美士]也沒有解決的辦法。

(50) 同上。－[高美士]把番茄的葡語寫成“ tomate”，這是詮釋。

(51) 同上-[高美士]把葫蘆一詞的葡語寫成 abóbora。我對這個條

目中的最後兩個字[見爾] [jianer] 無法做出解釋。

(52) 塞巴斯蒂奧．拉多爾夫．達爾加多，絕版，  援引，卷2，

頁39反頁 -[作者說]“ margão ”澳門使用的名稱拉丁語為

Balsamina。

(53) 見注釋2[原文如此]。 見注釋22。

(54) 塞巴斯蒂奧．拉多爾夫．達爾加多，絕版，  援引，卷2，

頁477反頁。[作者]說，“ cancom ”是澳門人稱呼一種拉

丁語為 Iaponica aquatica 的蔬菜，在中國人和澳門人的飲

食中很受歡迎。

(55) 葡語“ Figo da Índia ”意思是香蕉。

(56) 高美士譯文頁275-[高美士]建議“香”使用葡語 “ incenso”。

現代葡語表示硫磺用‘enxôfre ’。,

(57) [-A]'sha'[shua]  被錯寫成 [-n] 'iu' [yao]。

(58) 高美士譯文頁275-[高美士]把葡語的瀝青寫成“ breu”或許

是對的。

(59)  同上。[高美士]把“威脅”一詞的葡語寫成“fio”。

(60) 塞巴斯蒂奧. 拉多爾夫. 達爾加多，絕版，  援引，卷2，頁

162-163反頁-[作者]說，“pano bajú” 和“pano paló”是用

在果阿葡萄牙語中表示婦女服裝的兩個詞彙 ，後一個詞似乎

祇寫成“pano”。常用的表‘裙子’的[葡語]詞是‘saia’。

(61) 同上-這個詞在這部著作中沒有出現。Caia，“葡萄牙和巴

西利亞大百科全書”（Grande Enciclopédia Portuguesa e

Brasileira） 卷37+目錄+更新版+年度出版物, 里斯本-里

約熱內盧（Lisboa-Rio de Janeiro），百科全書出版有限公

司 [d.n.n.]，卷5，頁405-提到它與澳門的蚊帳相同。拉尼

爾（L. Lanier）著《1662年至1703年法國與暹羅王國關係

歷史研究》（Étude Historique sur les Relations de la France

et  du  Royaume de  S iam de  1662 à  1703），凡爾賽

（Versailles），1883，頁110 －“他命人宣佈，在十五天

內，將為所有人提供膳食，為他們支付費用。每人都將收到

以國王名義贈送的 一件 caye 和平紋細紗布的簾子，以防熱

帶蚊蟲難以忍受的叮咬。”“ Caia ”可能是印-葡語的常用

詞，而不是澳門當地語言。

(62) 高美士譯文頁 27 5 。高美士把葡語“裙子”一詞寫成

“saia”。我對此詞不做解釋。

(63) 高美士譯文頁276。高美士建議把把葡語的“一塊布”寫成

“peça de pano”?

(64) 同上 -[高美士]對“chamelote holandês” 和 “chamelote

inglês”分別做了解釋。見〈澳番篇〉頁41反頁 -根據這部

著作，這是做冬裝的材料，以下條目是做春夏裝的材料。另

見布雷齊門 （E.C. Bridgman）所著《中國廣東方言選集》（A

Chinese Chrestomay in the Canton Dialect）澳門，威爾斯

．威廉姆斯（S. Wells Williams），1841，頁203。這裡這

兩個中文詞彙分別被譯成“荷蘭羽紗”和“英國羽紗”。

(65) 或許是葡語形式“ceiar”[原文如此]，  意思為“嚐”。

(66) [也] ya [ye] 被錯誤地用來代替了[地] tei [di].

(67) 葡萄牙語 'queijo'，意思為‘奶酪’。

(68) 江沙維（Joaquim Afonso Gonsalves）所著《中葡字典》

（Diccionario china-portuguez no estilo vulgar mandarim e

classico geral） 澳門，聖若瑟修院，1831；江沙維所著《中

葡字典》澳門，1833-[作者]給出的例子有嚐“prate: muitos

pratos（很多種菜餚）”。見高美士譯文頁277-[高美士把“綠

色的”葡語寫成]‘hortaliça’。我想可能是高美士錯了。

(69) 同上 -[高美士]對葡語“canóculo”的解釋。

(70) 注意陰性形式。瓦斯岡塞羅斯（ J o a q u i m  L e i t e  d e

Vasconcellos），絕版，援引，頁180-[作者觀察到]在澳門

方言中有一個不定冠詞形式 uao 。阿道爾夫．科爾侯，

1886，絕版，援引，頁723-725-[作者]寫成了“unga”。漢

語注音讀做 'ng', 'nga'。

(71) 高美士譯文頁278- [高美士]重新給葡萄牙語“maz”（豆蔻

香料）注音為 [孖士] ma sz [mashi]。

(72) 把[鎖] soh [suo] 讀成[鐮] lin [lian]。

(73) 高美士譯文頁278。高美士解釋葡語“braça”。

(74) 布雷齊門，絕版，  援引，頁381。[寸]在廣東話中被稱為

“punt 或 punto”。塞巴斯蒂奧．拉多爾夫．達爾加多，絕

版，援引 -這位作者沒有援引這個詞。

(75) 高美士譯文頁278- [高美士]解釋了葡語“estar de pé”。

(76) 同上，頁 279 - [高美士]把意思為‘良心’的葡語寫成

“consciência”。

(77) 這個條目似乎是葡語‘recadár’或‘arrecadár’ [原文如此]，

後邊還有一個詞，但是我認不出來。

(78) 高美士譯文頁 279- [高美士]寫到[葡語]“muitas saudades”

（深深的思念）。

尚春雁 譯


